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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8日，《老年人權益保障
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法律明
確規定每年的重陽節為「老年節」。自
此，農曆九月初九這天，各地敬老、愛
老、尊老的活動熱火朝天地舉辦起來。

愛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國人的良好素
質和傳統美德。去年重陽節，我們單位組
織員工去本市敬老院送溫暖，我和幾個同
事踴躍報了名。領導讓我們準備幾個哄老
人開心的節目，講笑話、猜謎語、唱歌、
或者講故事都可以。我根據發生在我們村
裡的真人真事，整理了一篇《鳳婆婆再
嫁》︰鳳婆婆的老伴去世半年了，好心的
鄉鄰勸她再嫁，也省得獨生子在城裡擔心
她一個人過日子諸多不便。鳳婆婆要強，
放出話來，要找個城市的老伴，度完餘
生。這消息一下子活躍了半個村莊。那幾
天，鳳婆婆家裡煞是熱鬧。

那時候，大老劉還是個鰥夫，早年間和
鳳婆婆一個生產隊，算是彼此了解的老相
識了。鳳婆婆喪偶那年，曾有好心人撮合
大老劉和鳳婆婆。可惜鳳婆婆的兒子堅決
不同意，說，親爹屍骨未寒，親娘宜等三
年。大老劉可等不了三年。眼見鳳婆婆不
能成為準新娘，他託人做媒，娶了鄰村一
個寡婦為妻。其實，鳳婆婆當時心裡十分
鍾意大老劉，以為他會等自己守滿三年。
沒想到她看走了眼，大老劉很快就夫妻雙
雙把家還了。鳳婆婆心裡很不舒服。她
想，看着吧，我再嫁人一定找個比你大老
劉強十倍的。大老劉也是流年不利，新婆
娘過門兩年多，一場大病，又亡故了。

算算日子，鳳婆婆喪夫也快三年了，可
以嫁人了。有一天，大老劉鼓足勇氣來到
鳳婆婆家門口。鳳婆婆正在院子裡摘絲
瓜，回頭一看，籬笆牆外，大老劉正殷殷
相望。她大聲說：「大老劉，聽說你又倒
出空來了？怎麼不趕緊再續弦啊？一個人
多難受！」大老劉知道鳳婆婆心裡有氣，
陪着笑推開柵欄門：「阿鳳啊，當初是你

兒子從中阻撓，不是我不娶你啊！」鳳婆
婆「哼」了一聲：「我兒子自有他的道
理，他不想讓他親娘跟你去受窮哩！」大
老劉試探着問：「你就要守滿三年了，這
回你兒子可沒話說了吧？不如，咱
們……」鳳婆婆打斷了他的話：「咱們不
般配！你就別說了。」大老劉討了個沒
趣，回家的路上碰上熟人，為了洩憤，說
了幾句鳳婆婆不知天高地厚的風涼話。
在村裡，閒話傳得比閃電都快。鳳婆婆

很快知道大老劉說了腌臢她的話。她也不
惱，公開說：「大老劉算什麼，我要嫁就
嫁到城裡去，找個老幹部，吃香的喝辣
的！」人們問：「鳳婆婆，您六十多歲
了，嫁到城裡去伺候老幹部，那不就是去
當老媽子麼？」鳳婆婆臉不紅心不跳：
「你們等着看吧，我不但不當老媽子，將
來那個老幹部還得伺候我哩！」眾人大
笑，都沒當真。

誰也沒想到，鳳婆婆真就嫁到城裡去
了。鳳婆婆念過幾年書，愛看報紙。那
天，她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徵婚啟事，本市
一位七十歲的老教授要徵婚。鳳婆婆抱着
試試看的態度打了個電話。人家問她，農
村人麼？鳳婆婆說是。人家又問，幾個孩
子？鳳婆婆說，獨子在城裡已經成家立
業。人家又問，為什麼要找個城裡人？鳳
婆婆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是
硬道理。老教授笑了，說我去你家看看。
鳳婆婆說，到了我們村，唯一的籬笆牆就
是我的家。鳳婆婆放下電話，心裡納悶，
真有這樣的人？

鳳婆婆家裡那一架絲瓜秧，長勢喜人，
碩果纍纍。實在吃不完，她就想到集上去
賣掉。既然去賣，就多摘嫩的，嫩絲瓜好
賣。這天，鳳婆婆挎了一籃子絲瓜，來到
集市上叫賣。一個戴眼鏡的老頭看着她的
絲瓜大惑不解，問：「這麼嫩的絲瓜你怎
麼捨得摘掉？」鳳婆婆說：「老牛都喜歡
吃嫩草哩，何況人？我要是等到絲瓜成了

老瓤子再賣，那買主除非是為了刷碗。」
老頭笑了：「你這老婆婆挺有趣的，你這
一籃子絲瓜我都要了。」
老頭把錢點給鳳婆婆，鳳婆婆要走。老

頭說：「看你是個厚道人，幫我引個路
吧，你們這村裡有個鳳婆婆嗎？對了，她
家是籬笆牆。據說是你們村裡如今保留下
來的，唯一的籬笆牆。」鳳婆婆一下子木
在那裡了。糟了，老教授真來找她了。她
定定神，紅着臉說：「鄙人就是鳳婆
婆。」老教授樂了，說：「走，鄙人同
志，咱回家，咱回家！」路上碰上大老
劉，大老劉氣得眼珠子都快蹦出來了。回
到家，立刻有幾個好事的鄰居湧上來了。
鳳婆婆不知怎麼介紹老教授，杵在那裡尷
尬了半天。老教授倒是非常敞亮，說，初
次來寶地，沒有帶禮物，這樣吧，我帶着
紅包呢，給帶孩子的鄉親們包個紅包。這
下鳳婆婆可風光了，整個村裡都轟動啦！
鳳婆婆出嫁的時候，老教授說：「你別

擔心，去了，咱僱個保母伺候咱，不會讓
你做老媽子的。」鳳婆婆幸福地過上了城
裡生活。每天和老教授賦詩作畫，情深意
重。又過了幾年，老教授得了重病，需要
很多錢來做手術。老教授心疼錢，想放棄
治療。他不想把家底花光了，萬一人財兩
空，沒有收入的鳳婆婆日子怕就不好過
了。鳳婆婆卻說：「你不用怕花錢，我回
家取銀子去。」老教授以為鳳婆婆急瘋
了，對他的孩子們說：「我走了以後，要
好好對待你們後媽。」鳳婆婆回了老家一
趟，兒子開車把她送回來了。鳳婆婆帶回
來的，竟然是十幾萬元現金。鳳婆婆說，
她把家裡的房子賣了，再加上兒子這些年
給她的錢……
當我繪聲繪色講完了這個溫馨故事，有

位七十多歲的老大爺風趣地說：「要是能
碰上鳳婆婆這樣知書達理的，俺也離開敬
老院，娶回家過日子去！」這話逗得大家
哈哈大笑。

「一切我做主」誤己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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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快樂嗎？
提筆之日，一個五
歲的小孩被推到輿論的

風口浪尖，原因是網上流出了一份以他
的名義寫就的「超級簡歷」。
該份「超級簡歷」是投給上海某家
私立小學的，簡歷的主人——那個五
歲的小朋友，正面臨幼兒園畢業升小學
擇校。簡歷通篇採用第一人稱，嗲聲嗲
氣地講述着自己的成就和優勢。而之所
以說是「超級簡歷」，第一是因為視覺
上的高大上——只見這份PPT，主題
明確、佈局清晰、素材豐富、排版時
髦、技巧嫻熟，讓每個看客都暗暗思忖
自己能不能做出這個水平，一個詞概
括：專業。這個「專業」，套在五歲孩
子的人設下，很難不吸睛。
儘管人人都知道PPT不可能是他自
己做的，但只要想想「連五歲的孩子都
要有這種水平的PPT簡歷了」，就難
免讓人驚嘆。
第二是因為內容。細看內容，瞠目
結舌：先騷「復（復旦）二代」、父母
均為外企高管的家庭背景；再騷「幼兒
園年度表演主持人」、「打針從不
哭」、「從一歲半起摔倒自己爬起來」
等等的經歷和品質；再騷超過1,000本
的中英文書閱讀量；接着騷旅行足跡地
圖；然後騷「文史、藝術、數理、運
動」方面的特長；再然後是家長每日的
「有效陪伴時間」、老師的評語；最後
附上2018年截至9月30日的超過400
本英文書單……而關鍵的地方來了，
您以為「瞠目結舌」是因為他的實力很
牛嗎？並不是，據群眾們反應，至少在
今日之北上廣，這個孩子的實力實屬
「平平」，而「瞠目結舌」是在慨嘆他
的父母為這「實力平平又想上好學校」

而殫精竭慮做出的各種——包括這份
看上去高大上簡歷的努力。
早上簡歷流出，晚上一篇如柯南一

般的「破案帖」就已經瘋狂轉發了。柯
南帖主近乎冷酷地憑借簡歷中的若干信
息結合上海實際情況進行推理分析，勾
勒出了這個孩子的「家庭畫像」：父母
為滬漂、居住地段差、經濟實力並不
強、祖上無權無勢，孩子看似花里胡哨
的簡歷，細比較其實都是「大路貨」，
並沒有「金貴」的技能和「強悍」的實
力。在柯南帖主的「解讀」下，「超級
簡歷」從吃瓜群眾眼裡的超級神童變成
了拚盡全力也要利用有限資源保住下一
代階級不掉下去的中產焦慮。
而柯南並不止一位。事實上，凡是
養娃的、上海的，基本都是「了解市場
行情」的「真相帝」。而沒娃的、不了
解情況的，看到1,000本的中英文書閱
讀量，也驚恐連連。於是，簡歷流出
後，反感的人遠比喜愛的人多，有娃的
看不上「奮力包裝往上爬」，沒娃的驚
嘆「現如今養娃真難」。也於是，網上
不停地出現孩子和家長的人肉爆料，包
括姓名、職業、所在公司、幼兒園等
等。更爆出此簡歷PPT實際為孩子母
親逼實習生捉刀並一遍遍不停修改而成
的，而實習生因不勝其煩才把簡歷流出
的消息。
在口誅筆伐的洋洋討論中，小狸拉

了半天菜單才看到一個簡短的觀點：
「孩子快樂嗎？」之後短短五個字又飛
快地淹沒在破案帖和「不服氣」的情緒
發洩裡。而小狸覺得，這五個字才是最
重要的。
中國式家長的階級焦慮裡，能不能

問一句：孩子，你快樂嗎？

香港自從發生了二
零一四年「非法佔

中」事件之後，一部分年輕人的道德水
平大幅下滑。朱琪教授在捍衛「傳統性
道德」時，一再提及「我的生命，我的
身體是我自己的。我的一切我做主！」
的流行論調。類似的思潮已經成為香港
許多積極參與「非法佔中」年輕人的新
鮮「座右銘」！
例如每當香港遇上惡劣天氣，還會
有一班「亡命之徒」跑去登山涉水，既
是「行不得也哥哥」，便報警召喚消防
及民安隊等人員救援。消防員叔叔少不
免勸說，以後不要再在惡劣天氣環境之
下還進行高危戶外活動。這時，慣了
「違法達義」的少年便說︰「我的生命
是我自己的！」甚至會再加一句︰「你
們支了薪水，有責任來救援！」這些人
的自私行徑，會連累公職人員冒險，是
「不健康，有違道德，並損害個人、家
庭和社會。」
朱老師指出：「我的生命，我的身
體是我自己的。我的一切我做主！」的
說法用在性教育時，不僅教唆和蠱惑年
輕人放縱人慾，還在鼓吹和煽動「不
忠、不孝、不仁、不義。」當大家都把
個人的想法無限放大，連自己的身體和
生命也不愛惜，還可以指望這些人有忠
於職守和孝敬父母的觀念嗎？於是我們
見證了積極參加「非法佔中」的年輕人
殺人放火、強姦非禮、擄人勒索，甚至
弒父弒母了！
我在二十年前的舊作中，引用了美
國家庭研究議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聲明：「（男性）同性性
行為是不健康，有違道德，並損害個
人、家庭和社會。」兩個男人產生了父
子間、兄弟間、好友間的親密感情完全
沒有問題，可是模仿兩夫妻的肉體親熱
就可以很危險！可惜今時今日香港許多

醫生都不敢捍衛自己的醫學專業！
朱老師曾經解釋英國維多利亞時代

流行男女間禁慾的深層原因，現時一般
鼓吹性濫交的言論常會狠批那是壓迫人
性，實情是當時梅毒是絕症，一旦染上
就無生路，所以愛惜生命的人寧願少搞
婚外性行為，還是「從一而終」比較保
險！現時大中華地區的愛滋發病率有上
升趨勢，相比起其他發達國家愛滋患者
日減大不相同，而且不少人還似不怕致
命絕症愛滋病呢！
性濫交、男男性交只不過是芸芸不

健康生活方式之一，還有暴飲暴食誘發
心臟病、中風、糖尿病、腎病、肝病等
都市病，再有濫用藥物（以前叫吸毒，
近年有大學的社會科學教師鼓吹改稱為
「娛樂性用藥」）引致長期病患等等，
都會消耗有限的公共醫療資源。可是有
病總得要醫，如果我們當中有很多人認
為過不健康的生活是基本人權，最後都
會影響緊絀醫療開支的公平分配。
我們廣府話俗語有云：「生時害朋

友，死後累街坊。」凡是狂言「我的生
命、身體、一切我做主」者，正正是這
種人！朱老師的金石良言豈可輕忽？

（憶朱琪教授．下．完）

11月11日，又一年的「光棍節」到了。而我
早已告別單身多年，在婚姻的圍城裡打拚着。見

有大齡同事，忙着張羅慶祝「光棍節」各項活動，不禁讓我想起
我曾經的單身生活。
那時，剛參加工作，「一人吃飽，全家不餓」。自由自在享受

着單身時光。因為一個人，沒有太多的牽掛，我可以早上睡到太
陽曬屁股才起床，而不會有人來吵，不會有人在耳邊嘮叨。不用
像現在很早就要起來，買菜，做早餐，哄女兒吃早飯，然後送她
上幼兒園。一個人，吃飯最好對付了。沒事，就回老爸那裡蹭飯
吃，要麼就在單位隨便弄些吃的，那時，吃得最多的就是方便麵
了。以至，現在我一聞那味，就想吐。
沒有人約束，我可以和狐朋狗友一起看球賽。弄些熟菜，幾瓶
啤酒，開懷暢飲，一醉方休，為精彩的進球而大聲歡呼，不必擔
心吵着女兒睡覺。
可以，和死黨去唱卡拉OK，一首接一首。經常喜歡唱《你把
我的女人帶走》、《單身情歌》，唱得別人用詫異的眼神望着
我，以為我失戀了。其實，我根本還沒戀愛。
雖然一個人是快樂的，但快樂中也有些寂寞。於是，就想找個

人談一場浪漫的戀愛。可暗戀的女孩子，對我不來電。只好在夜
深人靜的時候，靜靜地吟唱《真的愛你》。而一直對我非常好的
女孩子，我卻不感冒，直到有一天，她披着白色的婚妙，駕着五
彩祥雲，被人娶走時，心裡，突然有種莫名的傷感！原來，在我
的心中，一直有她的位置。我以為我不會哭，但卻控制不住情
感，讓眼淚流了下來。反覆聽着她送我的這盤《其實你不懂我的
心》CD。終於，明白，有些東西，錯過了，就永遠錯過了。
幾年後，我也邁入老光棍的行列。父親託人說媒給我介紹女孩
子。相親幾回，遇上的女孩子都不錯，可最終還是有緣無分。因
為，《愛一個人好難》。我心裡還有那個女孩子的影子。直到，
見到她有了孩子，生活得很幸福時，我的心扉才徹底打開，能夠
接納新的一段感情。
如今，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一個可愛的女兒。我挺知足的。
每次，回想單身的那段時光，仍讓我十分感觸。如果，沒有那次
失戀，我就不會珍惜愛我的人。雖然常想念單身生活的自由自
在，但現在的日子更好，有《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有一個溫
暖的家。

單身也快樂
張幫俊

大地大地
遊走遊走

世 界 馳 名 的
「 大 俠 」 查 良

鏞，以金庸為筆名寫作武俠小
說，屢經改編為影視劇集，成就
了不知多少男女巨星。打從上世
紀50年代至今，在華人世界當中
的盛名歷久不衰。可惜，查良鏞
先生在上月底去世了，離開了他
的讀者。在華文報紙鋪天蓋地介
紹金庸及一些悼念文章，談及膾
炙人口的金庸系列影視劇集，勾
起了影迷很多回憶。
其實查良鏞的武俠小說中，最

受讀者愛戴的是他的大俠俠義精
神。查先生在政界及文學界都有
相當的成就，他曾創辦香港著名
報紙《明報》，愛好文學的芬
姐，是查良鏞的忠實讀者，當年
她幾乎天天都拜讀《明報》的社
論，據芬姐回憶，當年曾有緣與
查先生見面，在中環某咖啡室見
到他的偶像在寫文章。當年的寫
作人，很喜歡在咖啡室邊嘆咖啡
邊寫稿。
查良鏞更令人佩服的是他的愛

國愛港正義精神，他曾任基本法
草委會，為香港回歸祖國作了很
大貢獻。在上世紀他曾接受某電
視台訪問時明言，個人願望是希
望終老在他美麗的故鄉浙江，而
最後這位大俠是終老在他的第二
故鄉——香港。
金庸小說中描寫男女情愛，有

讀者認為稍欠精彩，然而在芬姐
眼中，這位大俠在現實生活中的

愛情故事十分曲折，他的三段婚
姻是其一，而最吸引人的是他對
著名影星夏夢的暗戀。夏夢是茅
台與麻將高手，芬姐笑言若大俠
亦是同道中人的話，這段故事結
局或當別論。而今大俠與美人在
另一世界相見，對於愛護他們的
讀者及影迷而言，永遠懷念他們
的偶像。
在彈丸之地的香港，出現兩位
非常著名的大俠，一位是英年早
逝的武打巨星李小龍，另一位是
高壽離世的大俠查良鏞。期望當
局能隆重建立紀念館，以表彰他
倆的成就。
很不幸，同在十月，在香港創
立光大集團的王光英百歲老人辭
世了。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的
王光英，在80年代初期來港，創
立光大集團。芬姐曾記得當年王
光英偕夫人雙雙對對，熱烈周旋
於香港上流社會，一點也沒有共
產主義的作風，很快便融入了香
港資本社會。雖然當年創業路風
雨兼程，不過在努力堅持下，光
大集團成功在香港面世，直至今
天，發揚光大。遺憾的是王光英
的離世，在香港的報道不多，可
能是年代的關係，現代人對他認
識不深。
其實，香港有今天，紅色資本
家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對香港繁榮
穩定貢獻良多。芬姐與王光英伉
儷是老朋友，而今王光英老先生
離開了我們，我們永遠懷念他！

大俠永別了

在一舊友聚會，大夥
兒回憶往事敘說現況熱

熱鬧鬧的。可是當中一人聽了別人的際
遇，竟不停抱怨對命運的不滿︰「如果
不是生了三個子女，我就可以像你們那
樣擁有幾個單位，每年去旅行幾趟！」
「如果不是嫁了個窮老公，我就不用外
出工作捱得那麼辛苦！」「如果我是個
男人，就可以全程投入事業，今日的成
就肯定好得多！」「如果……」
她的如果和嘮叨，逐漸令聚會氣氛
顯得有點窒息。有一人終於忍受不了
說：「妳羨慕我有錢投資物業，因為我
無兒無女無須養育下一代，不如和妳交
換，給妳三個單位妳三個兒女全歸我，
如何？」朋友想不到有此一問，一時間呆
住了，之後是一臉尷尬，看着對方的認
真表情，輕聲說：「我還是寧可窮一
點，要回三個孩子。」
有人看到這形勢，接力發功：「有
個丈夫在身邊是苦啊，寧可像我般離
婚，連個窮老公都沒有，整個家獨力

撐？」另一人竟接口說：「還是像我般
獨身一人，經常自由自在孤單去旅
行？」其後一人一句問：「和妳對調角
色我做女時你做男，要什麼條件？」
「和你互換丈夫吧！」「對換妳的職位
如何？」「要妳的一張臉孔換我的，要
補貼多少錢？」大家看似嘻皮笑臉鬧着
玩，其實友人心裡是明白的。當然她最
後什麼也不願換，也不再抱怨了。
其實這位朋友的心態至是平常，我

們也常看到別人好、遺憾自己所欠缺，
忘了感恩或欣賞自己擁有的。我就從這
次聚會中學會「以物易物交換自問」，
作為平衡欠缺心理的方法。深知自己為
所擁有而犧牲了其他，為養育子女付出
了但千金不換；要照顧年老父母但千金
不換他們的長壽；做家務捱生計但千金
不換家庭樂。
當羨慕別人擁有的東西時，不妨問

問自己願意犧牲手上哪些東西去交換，
當你什麼也捨不了時，便明白原來自己
已得到最珍貴的了。

幸福交換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早就聽聞大名，她的散文
作品風靡一時，我是她的讀

者。她的名聲愈來愈響，當年《聯合報》受
委託，舉辦「台灣文學經典三十」的時候，
她以散文集《女兒紅》被選為三十之一，是
當年獲選者當中最年輕的一位作家。
雖久仰其大名，但我一直到了1993年 11

月，才有機會初識她。那時她隨台灣《聯合
報》作家尋根團，我們在福州見面。當時一
群人，也都只是禮貌性會見，相信她不會有
什麼印象。大有相忘於江湖的意思，雖然我
還是她的忠實粉絲。
後來，我主編《香港文學》，由於約稿的

需要，才跟她有些接觸。2003年8月，我帶團
訪台北，抽空打電話，本意是問好；不料她
竟在次日上午趕到西門町酒店看我，叫我銘
感於她的關照。我們在樓下大堂聊了一會
天，接着她又陪我去西門町一家麥當勞，幫
我買早餐，她卻什麼也沒吃，說是吃飽了。
後來她又匆匆走了，好像要趕着接補習的小
兒。可是，一轉眼，當年的孩子，如今已經

是大學畢業了。歲月呀！
2012年2月，我再去台北，陳義芝陪我去木
柵看簡媜，約定車子開到某個路口接她。記
得義芝把車子停靠路邊，只見戴着帽子的簡
媜急步向車子走過來。我們寒暄，但早已忘
了都說了些什麼，只記得她好像說了一句，
頭髮都白了。但是大家都開心，連義芝，雖
同在台北，也同在文學圈內，但平時各忙各
的，輕易也難得一見。
後來，她出了一本散文集，《誰在銀閃閃

的地方，等你》，那是她寫給銀髮族的集
子，其內容令人慨嘆不已。後來，她又再推
出另一本「獻給被愛神附身的人」——《我
為你灑下月光》。她在自述中說道：「自
悟：身為作家只能葬在白紙黑字裡，除此之
外沒有第二個江湖，故願繼續長途跋涉，獨
自一人，走到行興自消之處，寫到江郎才盡
之時。若能如此，一生自在圓滿。」
由此可見她對文學的鍾情與志向，獨自努

力，不屑於結黨營私。在台灣文壇，她是以
一支筆獨闖天下，一鳴驚人，而且持續不

斷，佳作接連不斷。提起簡媜，文學界恐怕
不知者幾希矣！
前兩年，我再度去台北，住在王朝大酒

店，她聞訊趕來，但匆匆忙忙地，我們只在
酒店大堂咖啡座坐了一會，喝了咖啡，聊了
一會天，她留下台北故宮小紀念品，便辭別
了。
前年夏天，她隨出版社來香港參加書展，

說好時間，我去灣仔皇悅酒店看她，本來想
和她午餐，可是她已有約，下午還有個書展
上的講座。她請我喝咖啡，便匆匆告別。我
明白那三天她都很忙，也就沒敢再打擾。
簡媜雖然名聲大，但不是所有的著作都運

到香港書店，我也就靦顏向她索要，而她也
有求必應。記得施友朋曾評過簡媜的散文，
我在所主編的《香港文學》推出，反響頗
佳。她稱我「大哥」，我稱她「小妹」，雖
然都已上了年紀，但在我心目中，她還是當
年剛出道時的青春模樣，而且筆力愈顯厚實
老到，叫我自愧大大不如。
說到底，她究竟就是散文大家簡媜。

小妹簡媜

老年節，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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